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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叶子拥有
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因为受过男人的
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

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
的爱情一波三折。与此同时，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
李海涛，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
走，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
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
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

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
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军民
情深

鲁万有想起了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情景
这两只狼并不是开枪打死的，从冲锋枪

损坏的枪托看，他没有来得及开枪，恶狼是被
枪托砸死的。现场的人断定：他一定饥饿难
耐，正在烤肉时招致恶狼的暗算。现场的人
说，车上就装着西红柿、辣椒、黄瓜等蔬菜和
肉类罐头。

何家宝啊，你可真是一个规行矩步、无私
无畏的战士啊！

鲁万有凝视着墓碑，叹息着说：“你走的
时候才 20岁呀。连里本是两辆车的，那个司
机要回去探家，见哨卡的干部战士缺菜吃，你
非要随他一起下山去拉菜，死缠活缠着连里
干部为你放行，单人单车长途跋涉，多危险
啊。你爸爸可是个好老头呀，你走了，老人家
反倒宽慰我们这些人。叫我说啥呢。”

鲁万有用手抹了把眼泪，转身对着郅龙
的墓碑。“这常青谷可是你起的名字。不错，
青山常在，绿水常清，有你们这些人守卫、陪
伴，这青山绿水更加让人恋，让人爱呀。”

鲁万有想起了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情景。
安葬了何家宝，一块新墓碑竖了起来。

有人提议：“给这片河谷起个名字，让咱们
永远铭记这个地方。”这提议立即得到一片
响应。

“思念坡，我看就叫思念坡吧。”
“叫望乡谷吧，两个烈士临死前都没能看

亲人一眼，多想家呀。”
“不好，不好，太悲凉了，叫连心谷吧，至

少有两层意思：烈士和咱心连心，继承烈士的
遗志守好边防。”

“叫常青谷吧。”看着你一言我一语的战
友们，二排长郅龙说，“我看叫常青谷比较好，
至少把你们那几两层意思都包含了。”

“好，好，这名字好。”郅龙的提议得到一
致赞同。常青谷镌刻进战士们的记忆中。记
忆像谷中的河水，连成一条斩不断的溪流一
波连着一波向前流去。

转眼到了1966年的冬天，风刮起来了，雪
下起来了，风尖叫着舞动漫天飞雪搅得天地
间茫茫一片。牧民们遭灾了。连里分三路向
3 个牧民居住点运送粮食和草料。两辆汽车
被派往两个较远的牧民点，另一路虽然路程
相对较近，但要翻越一座山，途经一段五公里
多长的陡壁峡谷，汽车无法通行。

郅龙主动请缨，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赶着
20 多匹军马和牦牛，顶风冒雪向牧民点送去
急需的物资。扑面的风雪吹打得人睁不开眼
睛透不过气，接近山顶，狂风肆虐地施展淫
威，一阵阵迎面扑来，人根本直不起腰，只好
手脚并用向前爬行。马和牦牛止步不前，畏
怯地挪着碎步向山下退去。郅龙吃力地爬到
前面，用尽全身的力气拉着最前面的马挣扎
着爬上山顶。

马、牦牛一匹匹、一头头过了峰顶，转向
峭壁峡谷。突然，一阵狂风卷起雪瀑飞打而
来，眼前浑浊一片。前面的那匹马受惊了，一
声嘶鸣扑向郅龙，连人带马一起滚落悬崖。
陡坡的积雪上留下两道深深的痕迹，深谷中
的积雪把人和马一起掩埋了。

战士们惊呆了、愕然了。悲痛万分的五
班长急忙招呼身旁的战士卸掉牦牛背上的驮

子，把绳子绑
在腰上，让两
个战士拽住
绳子，一点点
向 崖 下 滑
去。三个驮子的绳一条条接起来放到悬崖
下，五班长向下看去，谷底仍然遥不可及。上
面的人声嘶力竭地大喊：“班长，快上来！”

“快上来！”
五班长使出全身的力气爬上来一看，战

士们缠绕绳子做依托的利石把牦牛绳磨断了
一半，那石头已开始晃动了。卸下来的三驮
子草料被狂风卷下峭壁，马和牦牛不安地骚
动起来，驮队后面的两个战士拼命挡住马、牛
的退路。

一阵狂风袭来，硬是把一头牦牛推下山
崖。马、牛群又是一阵骚动，后面的一头牦牛
冲着拦路的战士奔过去。“快让开，让开！”五
班长可着喉咙大喊。再作停留后果难以设
想。战士们赶着驮队一步一回头地向山下缓
缓走去。

三连的干部、战士们后来想方设法爬下
峭壁，背上来的却是郅龙冰硬冰硬的遗体。
人们清理郅龙的遗物，有几个笔记本格外引
人注目。笔记本记录着他入伍 8年的心得体
会、警句、诗词和名人语录。其中，记录了这
么一首赞歌：

我们是钢铁的三五九旅，
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考验，
从黄河北打到长江南，
我们开辟了南泥湾，
保卫过民主的延安。
…… ……
我们是钢铁的三五九旅，
经历过长期的艰苦锤炼，
千里挺进喀喇昆仑山，
我们辛勤地开垦天山，
汗水浇灌出肥沃的田原……
歌词后面是郅龙发自肺腑的感言：“我真

的想不明白，这么脍炙人口、气冲霄汉的赞
歌，咋不传唱呢？！”

鲁万有一页页翻看着郅龙的笔记，忘情
地看着这首赞歌。倏地，脑海里回想起艰难
跋涉的岁月……

那是1949年10月10日，王震司令员一声
令下，他所在的二军从甘肃酒泉出发，出玉
门、过嘉峪关、达吐鲁番、越天山、挺进南疆喀
什，迎风沙，披霜雪，从头年10月到翌年3月，
漫漫征途中，驮炮负重的战马一匹匹倒下了，
他们是在西进的途中累饿而死的。

风雪中掩埋了无言的战友，战士们又疾
步踏上征程。数九寒天，冰冻三尺，指战员们
脚上的鞋磨穿了鞋底，磨破了脚尖、脚后跟。
夜晚脱鞋，个个血泡流出的血水往往和烂鞋
底冻在一起，不用火烤，鞋是脱不下来的。连
指导员王四辈身染重病，临终前他指指脚上
四处开花的鞋，有气无力地对鲁万有说：鞋还
能凑合着穿，留给你们赶路吧。

面对眼前形销骨立的老战友，鲁万有这
个刚强的胶东汉子眼眶里禁不住滚落出无声
的泪水。钢铁的部队，钢铁的战士，就
是这样迈着铿锵的步子倒下的。 13

“金毛狮王”告诉我叶子住院了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句，在这家大名鼎鼎

的夜总会里没有一个是固定的小姐，也没有
妈咪，她们每天来这儿都要买门票，这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提高了美女的质量，因为不漂亮
出众的女孩子是坐不上台的，还得自个儿搭
上一张百元大钞的门票钱。

“太过分了你。”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拿了
一张塞给她。“还得请我喝一杯。”于是我又塞了
一张。“她住院了，昨天夜里的事，急性肠胃炎。”

中午在公司楼下吃饭的时候，我特意要
了一锅鸡汤让服务员打包，然后带着那锅汤
先去接了“金毛狮王”。

“哎，你干什么的？”“什么干什么的？”
“笨，我问你做哪行的？”“中关村做电脑的。”
“哟，还高科技呢，啧啧……看上叶子了吧？
你有几个千万？”“我叫李十万，不叫千万。”

“那你有点玄。”“哎，你到底叫什么？”我从后
视镜里看着她，总不能叫人家“金毛狮王”
吧？“你叫我小玉就行了！”

扑鼻的来苏水味，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
叶子还没有醒。“金毛狮王”小玉把手中的饭
盒一放，去洗手间了。我在她床边的凳子上
坐下，雪白的床单衬着她苍白的脸，我睡梦里
的女孩儿。我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抚了一下她
的头发。她慢慢睁开眼睛，看了我好久，好像
根本就不认识我似的，然后又闭上眼睛说“给
我一支烟”。

我还想说点什么，小玉推门进来，一进来
先是习惯性地摸了摸叶子的额头。“宝贝儿，醒
了啊，怎么样，没事了吧？感觉好点吗？你倒在
这儿清闲了，好嘛，你昨天不去钻石，好几拨儿
人找你，靠，咱那儿少了你这小妖精都TMD快
不转了！吃不吃点东西？我让我们家小阿姨
做了点粥，估计你也吃不了什么……哦，这靓
仔。”小玉指了指我，“人家还带了锅鸡汤给你
呢，就跟你丫正坐月子似的。”

我左脚踏出病房的时候，她突然说了一
句：“下次来的时候带束百合，这里头一股来
苏水味儿，都快被熏死了。”别说是一束百合，
就是一车我也愿意。

下班之后我先去了趟花卉市场。买了束
百合，我这辈子还没给谁送过花呢。

推开病房门。我靠！全是美女！除了叶
子、小玉之外，还有四个女孩，一时之间，我被
晃得有点眼晕。叶子今天还真在众姐妹面前
给我面子，见了我非但没像中午一样闭上眼，
还冲我轻轻一笑。这一笑，当真是倾城倾国，
六宫粉黛无颜色。

“还真带了百合来啊？哦，来介绍一下。”
她接过我手里的花，指着那几个女孩说，“小
玉你认识了，这是忆婷、小云、青青、雪儿……
这是我朋友——李海涛。”

忆婷——四川女孩，25岁，20世纪 90年
代算很早一批到海南淘金的小姐，后来跟“北
上大军”到了北京，性感的外形、丰富的经验
让她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属于绝对性感型。

小云——天津女孩，20岁，小脸大眼，气
质冷艳，属于绝对好身材。

青青——江南女孩，21岁，个子不高，胸
围70D，小圆脸儿，大眼睛，属于小巧玲珑型。

雪儿——大连女孩，身高173公分，皮肤
雪白，年龄最小，刚满 17岁，小卷毛头，不是

传统意义
上 的 美
女，属于
绝对洋气
型。

小
玉——东
北女孩，23 岁，金黄色头发，细眉细眼，有点
骨感，行为张扬大胆，属于绝对骚货型。

“呵呵，美女们好美女们好……”
“哦，见过见过……你不是……”所谓三

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五个女人一起说话，
我立马就有了《大话西游》里孙悟空面对唐僧
时候的感觉，差点去问护士有没有苍蝇拍。

后来我就跟领队似的，带了五个美女去
医院附近的饭馆吃饭。

手机响。“喂，你丫在哪儿呢？我们在‘钻
石人间’呢，V1，过来吧！……哈哈，你不是
跟那个挺出名的叶子认识吗？叫她来坐朱总
的台吧，我刚出去找了一圈没找着。”“那找别
人呗！”“那丫头不是盘子靓嘛，朱总他不是挑
嘛……”“甭找她了，人家就没在。”“哦？你怎
么这么清楚？你小子……得，先别说了，快快
快，等你哪！”

我把小云带去了V1。乐呵的时候忽然
想，不知道叶子在坐台的时候怎样跟客人周旋
呢？这么一想心情就坏起来。张博还当我今
天捡了个元宝呢，因为我平常几乎滴酒不沾，就
我那点酒量，通常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张博拍着我的后背说：“好好好……哥们
你今天雅兴不小啊！”

被他这么一拍，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去
了洗手间。在洗手间吐完以后我还是有点
晕，刚出来门迎面就撞上一个人，扑鼻一阵香
水味，我被熏得更晕了。

没等我看清楚来人的脸，两只光滑的胳
膊已经绕上我的脖子，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蹭
着我的耳朵，小玉用酥胸紧贴着我，轻轻在我
耳边问：“宝贝儿，你喝酒了吧？”

我被她半搀半搂地扶回了包间。我头晕
得不得了，真想马上找个地儿去睡觉。迷迷
糊糊听见张博说：“会开车吗？那得，我兄弟
交给你了！那什么……哦，那行行行，那就是
你们的事儿了。”

睁开眼，我首先看见了天花板，上面悬着
一盏三角形的灯，不是我们家的。然后我看
见了墙壁，墙上挂了一墙大照片，照片上的女
孩有点面熟，“金毛狮王”！我有点醒了！小
玉背着身躺在我身边，除了肚子上搭了条薄
被，什么都没穿。而我呢？靠，穿了才怪了。
什么也不用说了，反正这事儿是说不清了。
我轻手轻脚地下床穿了衣服，很容易就找到
了洗手间。放完水，我把马桶盖放下来，就坐
在马桶盖上想了半天。

唉，如果……如果叶子知道了这事儿……头
疼得要死，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了，昨天那
种喝法纯属 TMD 买醉。也许小玉早就有预
谋也说不定。

走出洗手间，我用手机给公司打电话请
假。现在是上午10点50分，我必须回家继续
睡觉。想了想，我从钱包里点了 3000
块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我不想以后
跟小玉扯上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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